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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老的扬琴与印度的桑图
尔、塔布拉鼓相遇，会奏出怎样的美
妙旋律？7月6日，在“中印之夜·刘
月宁与印度音乐家新作品音乐会”
上，一曲世界首演的《拉格·茉莉》令
人叹为观止，扬琴的清亮音色、桑图
尔的空灵滑音与塔布拉鼓敏捷而多
变的重音默契配合，合奏出一曲独
一无二的《茉莉花》。

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扬琴
专业“排行”第四，排在古筝、二胡、
琵琶之后，在很多普通人的眼里，扬
琴就是中国本土一件很平凡的民族
乐器，甚至缺少一些“个性”。但在
著名扬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民
乐系教授刘月宁看来，“扬琴”绝不
平凡，它不仅具有4000多年的悠久
历史，更是一件世界性的民族乐
器。起源于中东地区，其发展遍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以中
国为中心的称为“扬琴”、东欧称为

“钦巴龙”、西欧称为“哈克布瑞特”、
西亚和南亚称为“桑图尔”、墨西哥
称为“萨特里”、英语区称为“哈默德
西玛”等等，当扬琴以“洋琴”的面
貌，站在世界民族器乐展演的舞台
上，按照刘月宁的话说就是“会亲
戚、见老乡去”！的确，刘月宁带着
这样的自信和开创精神，以扬琴为
媒，不仅为这件乐器，更为中国民乐
轰轰烈烈地开创了一番新天地。

成长路上的精彩“答卷”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目睹
了刘月宁在专业上成长的每个阶
段，并将刘月宁视为同届的“老同
学”，只不过他是作为大学生，而刘
月宁是作为中学生同时考入中央音
乐学院的。在这35年成长的每一
个阶段，刘月宁都奉上了非常精彩
的“答卷”。

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招收了
一批年龄在10岁上下的优秀少年
音乐人才，那个怀抱着扬琴梦想、长
着可爱“娃娃脸”的12岁小女孩刘
月宁从河南洛阳来北京参加考试，
一曲清澈完美的《映山红》震惊四

座，刘月宁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
音乐学院附中。中央新闻电影制片
厂曾为首批录取的少年音乐人才拍
摄了一部纪录片《春蕾》，刘月宁以
她美妙的琴声名闻海内外。10年
后她又以“全优三好生”毕业于中央
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在国内外民
族器乐大赛中多次获奖，享誉海内
外，被音乐界誉为“扬琴精灵”。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扬琴
的世界性，刘月宁已经思索了很久，
为此她不断开拓中国音乐文化对外
交流的新路径。作为我国民乐表演
艺术界屈指可数的留洋博士，刘月
宁2004年获得教育部公派访问学
者资格在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从
事音乐教育研究；2005年成为国际
扬琴赛事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评委；
同年举办的6场师生扬琴专题音乐
会系列，首次在中国开创专题系列
音乐会的先河；2008年创建中国第
一个扬琴重奏团“茉莉花”；2010年
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国际扬琴领域
译著《东欧扬琴音乐文集》，填补了
对扬琴这件世界性民族乐器在学术
领域的空白……值得骄傲的是，
2006年刘月宁在匈牙利举行了首
次由中国音乐家演出的个人独奏音
乐会，有感于刘月宁音乐会的成功
举办，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于
2008年起增设了民间音乐系，恢复
了停教半个多世纪的匈牙利大扬琴
专业。不断带着扬琴走向世界的刘
月宁，也不断将世界各个体系的扬
琴带回中国。2006年回国后，在她
研究生的毕业音乐会上首度用

“钦巴龙”演奏名曲《曼舞的匈牙利
人》。

“当东方与东方相遇”

“音乐对于我就如同信仰一样
不可或缺，只有对音乐的热爱，才是
促使我不断前行的根本力量，也是
最持久的原动力。”只能这样理解，
要想作成、做好一件有价值、有意义
的事情，确实需要这种“最持久的原
动力”。所以，无论何时，刘月宁都

活力十足。
2008年底，刘月宁作为美国福

特基金“亚洲学者”赴印度德里大
学音乐系从事印度音乐文化研
究。在申请材料里，她诚恳地写
道：“扬琴属于世界音乐体系，在当
下，应该把扬琴放在世界民族音乐
的范围内，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

看待扬琴。我愿意做这个工作。”
短短9个月的研习之路，刘月宁走
访了印度多个城市举办中国音乐
讲座音乐会，并成为首位开启“中
印音乐对话”的中国民乐演奏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印度音
乐“教父”的拉维·香卡在访华期
间，对中国乐器很感兴趣，他表示

希望将来能使得中印两国古老的
民族乐器在舞台上相遇，演绎音乐
史上的“东方与东方相遇”。“如果
没有对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不研
究印度音乐的特点，是很难与印度
音乐家真正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的。”刘月宁在印度期间对桑图尔琴
的研究整理，甚至填补了印度桑图
尔琴艺术理论的空白。2012年，她
与中国泰戈尔诗翻译家白开元联
手，出版《泰戈尔歌曲精选集》，这不
仅填补了泰戈尔中文版歌曲的出版
空白，也对泰戈尔音乐在中国的传
播、演出与研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成为中印两国音乐文化交流史上的
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当东方与东方的相遇”主题
音乐会已举办三场，第一场在2009
年年底的国家大剧院；第二场是在
2011年的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刚
刚举行的第三场更是盛况空前，不
仅是中印民族乐器历史上首次与
交响乐团的合作，还全新演绎了诸
多新作品，尤其是下半场的《梦·四
境——为中国扬琴、印度扬琴、塔
布拉鼓、古琴和乐队而作》是刘月
宁为此次音乐会特别向青年作曲
家于洋委约创作的。刘月宁不仅
要协调方方面面，还要专注于舞台
上的演奏，为此她累晕过好几次
……但是，当7月6日的夜晚，她站
在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时，我们看
到的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且技艺
超群的扬琴演奏家和令人惊讶的
古琴演奏家。

全球首个“音乐孔子学院”

刘月宁说，她所做的很多工
作，其实似乎并不是她的“职责”范
围之内，没有人催促她，甚至会被
人误解，但她都一笑了之。的确，
作为一个开创者，她时常背负着极
大的压力，而这都源于她心中对音
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她常常听
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告诉她——上
天派她来做这件事，就是要她肩负
使命。

忙完音乐会，学院也陆续放假
了，本以为会清闲一下的刘月宁一
刻也不得闲。今年，对于刘月宁来
说又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开始。去
年6月，由国家汉办支持，中央音乐
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办
学的全球首家音乐孔子学院在丹
麦挂牌成立。中央音乐学院高度
重视这一新生的前沿领域，专门设
立了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这一新
机构的设立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
向全球推广的直接枢纽。有过多
年海外访学经历的刘月宁任音乐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为此每当她
忙完教学、排练、演出和大量的社
会活动以及工作之后，她都需要用
大量的时间投入到音乐孔子学院
的筹备协调中。对于音乐孔子学
院，刘月宁有很高的期待，她认为
是水到渠成、生逢其时，更是一个

“伟大的创举”，将中国高等音乐教
育的精华注入到世界各国的音乐
教育中，通过音乐让世界理解中
国、中国文化和精神内涵。“孔子学
院在海外开办这么多年，它也需要
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音乐恰恰是
能比语言更容易表达情感的载体，
所以开办音乐孔子学院大家也都
很兴奋。虽然很累、非常累，也面
对一些不可知的困难，但是在‘摸
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确实积累
了很多经验，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勤
奋。”刘月宁说。即将到来的8月，
音乐孔子学院接受丹麦皇室邀请
将到法国进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演出，这作为一种荣誉，也是音乐
孔子学院成立以来首次在世界舞
台上的精彩亮相。

接触过刘月宁的人，都不禁会
慨叹：她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小专
业，开启那么一片大视野。刘月宁
说，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
同”，“我从不把音乐局限在一个固
定空间里，也不希望中国的民乐只
是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我希望所
做的事情可以使中国民族音乐的
平台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宽”。
现在，她正快步走在路上。

刘
月
宁
：
小
扬
琴
敲
出
的
﹃
大
视
野
﹄

□

本
报
记
者

张

悦

刘月宁（上）在“中印之夜”音乐会与印度音乐家合奏《拉格·茉莉》

我前两天刚刚参加了总政歌
舞团 60 年的团庆，后又应邀参加
总政话剧团建团 60 周年庆典。我
在总政歌舞团工作了 19 年，在歌
舞团工作的时间就是与话剧团相
处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
剧场连着剧场，饭堂“摞”着饭堂，
由于职业特点，我与话剧团有着密
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在那边工作，
在这边创作，在这里排练，到那里
演出，在歌舞团我是“独生子”、“特
种部队”，在话剧团有亲如兄弟的
战友和后续援兵。总之，如果说歌
舞团是母团的话，话剧团也算是

“继母”了。有时“后妈”也很亲，可
以说，在这些年我得到了两个团的
宠爱。有的孩子一惯就坏，有的孩
子越宠越好，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
了一点成绩，也是被大家扶持出来
的，想了一下，这 20年我所创作的
小品，无论是春节晚会，还是双拥
晚会，很多都是与总政话剧团共同
合作的，所以今天我最想说的两个
字——感谢。

还记得我第一次观看总政话
剧团的话剧是在“文革”之后复排

《万水千山》的时候，当时的演出地
点是总政排练场，沈阳军区派我们
来京观摩，四个人只给了三张票，
我年龄最小，只有让老同志先去，
但心里真是不舍。后来在总政招
待所，见到了老部长陈其通，他问
我是哪个军区的，我说沈阳军区
的，来观摩没票，陈部长说跟我去
吧。就这样，那三位战友是坐公共
汽车去的，而我是坐陈部长的小车
去的，而且看戏的时候坐在首长席
的沙发上，这就是我与总政话剧团
的初次结缘。

话剧团的小品，从魏积安的
《书香门第》到孙涛的《纠察》，一直
到郭达的《红色珍宝》等，有一批标
杆式的作品。我与总政话剧团合
作的第一位演员是魏积安，当时是
在 1991 年的双拥晚会上，演的小
品是《小站》，从那之后，《下棋》《种
子》《巡堤》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都是

与话剧团的演员合作的。魏积安、
郭达、王丽云、孙涛、王小娟、刘劲、
邵峰、翟万臣、梅丽萍、郭笑等，都
曾是我的搭档；导演有李文启、龚
晓东、王寿仁；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他们是音响师李来宏，服装师徐
平、于燕、小丁，化妆师隋颖等等，
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气质，也可以
说是话剧团的气质——踏实、朴
实、扎实、忠实。还有些合作者一
时叫不上名字，但在这里我要表示
深深的感谢，因为他们都曾经在我
艺术创作旺盛时期，给予我最丰富
的营养和帮助。我还要说到现任
团长王宏，也是我这些年在春晚和
双拥的老搭档，他的戏剧创作功力
为我的小品作品增添了内涵，加足
了马力，借用《万水千山》中的一句
著名台词来说，就是“让小品骑着
马前进”。

总政话剧团目前是全军独生
子，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是全军
的独生子，我们共同坚守着主旋律
这块阵地。八一厂的宗旨是听党
指挥、坚守使命、深入生活、面向基
层、广交朋友、开门办厂、改革创
新、再造辉煌，我想总政话剧团也
一定会与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在
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发挥历史传
统，携手共进，好的话剧剧本可以
拍成电影，好的电影可以改编成话
剧，我们使尽全身力气，一定把主
旋律唱响，主旋律不仅应当占据思
想的主流，也应当占据相当的观众
份额，不然就称不上社会影响，更
谈不上主旋律。话剧团如同八一
厂一样，姓“军”，我们要正确地处
理好战场与市场的关系，在创作上
与时俱进，不能只把理念变成宣
传，要把宣传化成艺术，如果有一
天走市场，我们也会迈着正步走市
场。观众对军事作品有期待，对总
政话剧团有期待，作为同行我们更
有期待。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总政话剧团继《万水千山》《黄土
谣》《生命档案》之后，还会出现更
多的精品力作。

共同坚守
主旋律这块阵地
——我与总政话剧团
□ 黄 宏

感 悟

屏风表演班 2001 年上演
《不思议的国》时曾面临解散。

那 年 的 台 湾 相 继 遭 遇
“9·11”事件给全球带来的经济
影响与台湾“纳莉”台风袭击，票
房只有预期的一成。开演前，剧
团需要负担折合人民币225万
元的制作运营成本，如果停演，
损失减半。师父选择了后者。
天灾之时，人情带来了力量。一
位开泡沫红茶店的屏风观众得
知此事，立刻送了两百杯红茶到
剧场，鼓励屏风要挺住。停演前
最后一场演出，师父要屏风所有
工作人员都上台谢幕，但他坚持
不落下幕布，不鞠躬，全体目送
观众离开。屏风对已售2000张
门票无条件全额退款的承诺，真
正找上门来的观众竟然不足
10%。

师父决定最后一次带工作
人员去海边散散心，然后各奔东
西。师父并不知道海子，但当他
面朝大海时，放弃的念头动摇
了。而他解散屏风的决定也遭
到了屏风表演班从行政到导表
所有人的反对，每个人都毫不犹
豫地表示要与屏风荣辱与共。
他们甚至比师父更加相信屏风
的未来。

就这样，在屏风人团结坚定
的信念中，屏风坚持到了春暖花
开，而且这一坚持就成为台湾剧
团一线品牌。

师父祖籍山东，生于台北，
长在底层社会中。他的父亲是
台湾岛内唯一会做京剧戏鞋的
师傅，母亲因精神疾病十年没有
走出家门半步，兄弟则在帮派中
打闹挑事，自己也学着大哥二哥
的样子和邻居小孩组成了一个

“六义帮”。少年时，师父在西门
町看老兵的凄凉晚景，或钻到家
门口的剧场后台，看卸了装的伶
人戏子话家常。而这些画面后
来都陆续出现在屏风表演班的
作品中。

借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政策，

师父为那些寻亲的老兵们创作
了《西出阳关》。母亲去世后，
师父为纪念母亲，写下了《女儿
红》。《六义帮》带着1971年以
及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记忆登上
台北舞台。《京戏启示录》是师
父写给自己父亲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 13岁那年和他父亲的
一段对话。师父把自己经营屏
风表演班二十几年的感受写进

“风屏三部曲”之一《莎姆雷特》
中。

屏风二十多年一直坚持原
创。一出好的戏剧显然不能脱
离生活，创作融入真实经历亲身
感受。唯有如此，才能情感真
实，才能打动人。

我曾问过师父两个问题：第
一，一个剧团，除了拥有优秀的
创作成果外，还有什么因素对企
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
为什么坚持原创？原创，真的很
难。

然后师父就给我讲了以上
的故事。

凝聚力，决定了一个团队在
不断向前行进中是否有超强的
耐力，以及开天辟地的勇气。一
个团队的成员，心力朝向同一个
方向，目光步伐朝向同一个方
向。这样的力量，已是成功的一
半。

师父一生创作37个原创剧
本。灵感源于日常生活、自己以
及亲友身上发生的故事。师父
说，不演外国人的剧本，因为外
国人的剧本和我们没有关系，无
法与角色真正融合。写剧本，是
第一次创作。演翻译剧，是第二
次创作。我们为什么要失去自
己第一次创作的机会呢？我们
生活的地方就是我们创作的土
壤。演员将真实人生经历的感
受通过作品投射给舞台下的观
众，让他们产生共鸣，并发现被
忽略的自己。演绎与自己不相
干的生活，是很难走心抓住观众
的。

师父对人潜能的识别与挖
掘有着独到的角度和方式。他
在大陆收的徒弟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特长，有学导演的，有学编
剧的。而对于我这个非科班出
身的商人来说，最擅长的是公司
的管理运营。师父正是看准了
我南方商人身上独有的经商特
质，于是我成为大陆徒弟中唯一
继承屏风管理体系衣钵的人。

现在的至乐汇舞台剧，剔除台
湾、北京两地文化政治制度差
异，管理模式上一直以屏风表演
班作为模板，在践行其优秀管理
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特点，
逐渐发展出了属于至乐汇自己
的经营管理模式。

师父一生将自己父亲的话
作为座右铭：人，一辈子做好一
件事就功德圆满了。如今，这句

话也成为我的座右铭。
师父说：“我的作品，倒数十

秒，必有一笑。但笑中带泪，泪
里有笑，才是生活。”

师父说：“人生鸟鸟，出门，
上台，演戏。”

如今到未来，大笑大哭穿红
戴绿，热热闹闹认认真真踏踏实
实地做个师父那样的“鸟人”，飞
翔，追梦，功德圆满。

7月2日，台湾著名戏剧家、屏风表演班创办人李国修因大肠癌在台病逝，享年58岁。7月
18日将在台北市举行“最后的谢幕：李国修传奇”追思会。本报特约李国修在大陆的高徒、至
乐汇舞台剧创始人、执行长孙恒海撰写回忆恩师的文章，表达对李国修的怀念，并对海峡两岸
薪火相传的舞台剧传承致以敬意。 ——编 者

回忆师父李国修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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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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